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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士诺伍德·达克斯，火炬七号。那是第七排，第四海军陆战师。我们在战列巡航舰的

“继承者号”上，维歌瑞尔行星的停泊轨道上。这是一份医疗状况简报。概括地说：他的情况很

糟。 

有多糟？ 

情况糟糕到可能我们不得不结束他的生命来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做，除非万不得已…… 

是的。继续之前报告。我准备给他打一针。这应该会让他清醒足够长的时间，好让我们可以了解

所发生的情况。开始了。现在他能恢复神智了。至少目前如此。 

* 

如所料想的一般，我们在维歌瑞尔星球着陆了，队员都像教科书里描述的那样，每间隔一

秒、两人同时着地。火炬七号的战士向来训练有素。这里是一望无际的丛林，偶尔有比较清爽的

平地，或者就是河湾泥潭。我们在一处河滩扎营，继承者号传来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和地图信息。

着陆点还不错。实验室就在密林中，离河岸半里处。“给我们讲讲任务指示吧，长官，”我手下

一个的家伙打诨说道。 

我想我应该是这一队中唯一没有被洗脑的人吧。我身边的一些家伙都是些没什么文化的人，

好像我加入海军陆战队是为了接触社会底层。有一次，我们在玛·萨拉，我开始讲些陈年往事来

打发时间。小队的所有人开始尊称我为教授，理由是除了武器指南外我还看过其他的书。他们有

时候就像是一群小孩儿。说着说那、问东问西的。 

只要他们依旧听从我的命令，他们做什么我也不会介意。事实上他们很听我的话。我手下

有二十七名士兵，每一个人都知道“火炬七号”谁说了算。中士达克斯说了算，我就是那个人。 

我没有了解过关于维歌瑞尔行星。我所知道的也就是维歌瑞尔的一些概述，这颗最近被发

现的星球非常遥远，三年前被虫群所占据。在那之后的两年内被清理干净。这颗行星目前上有一



3 
 

座实验室，规模大概有一百多名科研人员。因为那间实验室已经六个月没和外界正常通信，才引

起了人们的关注。 

从我们拥有的行星轨道照片上没有发现菌毯的痕迹。而且从天眼拍下的一些近照中呈现的

损坏来看，更像是自然现象所致。那实验室坐落在山脚下，靠近受损建筑物一侧的山麓上，植被

满目苍夷。我们推测这里发生了山体滑坡。 

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理由有任何其他的猜测。山坡上岩石裸露、草木纵横、断壁残垣。

暴雨正在侵袭，不难猜测这类山体滑坡在维歌瑞尔的丛林中有多常见。 

实验区由六座建筑物构成。根据从任务概述中了解到的结构图，至少有两层地下结构。靠

近山坡的一座楼几乎完全被毁。另外两栋也被部分损坏，但顶棚看起来都还好。其他的三栋没有

受到影响。整个区域外设有围栏，面向西南方的门可供机动车辆通行。一条双车道的小路直通向

密林深处。总占地面积大约两英亩。门口装备的导弹和雷达系统还在正常运转，与通讯塔相连。 

我们按标准设施侦查规定，逐楼、逐间地清理实验区。米尔纳和朱威特在前引领火力小组，

使用跳点法逐个侦察，我们其余的人紧随其后，作为支持部队跟进。我们始终没有分散队形，因

为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很快，我们就确信这实验室已被荒弃，而且时间不长。电源处

于接通状态，有些自动装置还运行着。当然，是那些没有被损坏的部分。我不清楚它们在做些什

么。我们看了看中央终端，发现了关于一个科研项目的信息。该项目正研究着一种能产生致幻性

的普通孢子植物。 

我们在实验室里见到了其他一些奇怪的涂鸦：两条曲线在上方约三分之二处相交。像两个

彼此交错的括号。这图案被画在桌上、刻在墙上……有几处看起来像是用鲜血画上去的，但在第

一次搜索中我们并没有停下来进行分析。 

我们在两栋靠近山坡的建筑物中发现了人类的遗体。一共有四具尸体，但因为他们的碎肢

四处分散所以不能完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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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听。刚才打的那一针他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比他之前一直处于发疯状态好些，不是吗？ 

你是科研博士，兰格里奇。让他活着，让他说话。很多对此感兴趣的机构都在期盼着这次

任务的成果。 

* 

从实验部的北区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通到密林那边。我们沿它前进，发现了维歌瑞尔行星

此前被异虫感染的一些证据。这里曾发生过战争。在重新长出的树林中，还能看到装甲碎片和响

尾蛇战车的残骸。我们走的这条路像是我们部队的队员开辟出来的——异虫在这里能从四面八方

涌来。可能在此发生过的场面在我脑中一闪而过。 

朱威特在前侦察，汇报说距离前方战场约100米处，小路通向了峡谷。我们撤回到实验区

周边，靠近大门的地方，我迅速向继承者号汇报了目前的状态。同时，我认为如果有实验室人员

躲藏在某处的话，他们应该会有自己的通信频率，所以我请汉姆兹将设备连接到通讯塔上。等待

他完成修补并进行测试的过程中，我们都拉下了面甲。我们的个人通讯装置—HPIGNU，手提式个

人信息收集及导航设备—显示：空气质量良好，没有发现危险化合物或大气微生物。维歌瑞尔似

乎开始变得美好。可供呼吸的空气，没有异虫。这类的密林都可以生长，这里一定有非常多的资

源。百年之内，我一直在想，一旦工业勘探巨头得知这里有丰富的资源，这里会成为整个工业的

中心。 

“维歌瑞尔科研人员请注意，这里是帝国海军陆战队的中士诺伍德·达克斯，”我说。

“如果你们能收到这条信息，请回复。” 

没有声音。我重复了信息，然后等待回复。 

“他们死了，”米尔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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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么杀害了他们？我都没瞧见任何比我手套更大的生物，”朱威特说道。“异虫也

被完全消灭有一年的时间了。” 

我挂断了电话，“那就是我们来这里需要解决的事情。” 

就我们得到的任务简报，我们不必担心维歌瑞尔的本土生物。这是类似二叠纪的生态系统，

只有蕨类植物和昆虫存在。但在那些科学家身上确实发生了什么。我向继承者号发送了最新的发

现。 

“这是战列巡航舰继承者号。报告，中士达克斯。” 

“需要汇报的情况不多，继承者号。实验区已经荒弃。在维歌瑞尔没有发现高级的生命形

态，是吗？” 

“是的。” 

“异虫也被完全清除？” 

“是的。” 

“你确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菌毯的痕迹？” 

“没有。维歌瑞尔很干净。” 

“那么，我们会继续侦察，”我说。“当我们找到实验室工作人员所在地，并需要撤离时，

会再次与你联系。” 

“别着急，火炬七号。我们即将离开星系，执行一项紧急部署的护送任务” 

“大概需要多久呢，继承者号？我们只随身携带了首次侦察和返回的物资。” 

“不会太久。等我们返回星系后，会通知你们进行撤离。祝你们旅途愉快，火炬七号。继

承者号通话完毕。” 

“不会太久，”我刚结束通话，朱威特就说道。“我猜我们最好开始盖房子了。长官，你

可以做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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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准备一个稍微更正式点的战地报告，把关于那种孢子的科研手记也一并附上。我们的

个人通讯装置没有检测到任何危险，但我的原则是，当你不知道什么重要时，就不要在报告里遗

漏任何信息。 

鉴于我们一直没有收到科研人员的回信，我们的侦察也持续进行着。一串清晰的脚印通向

峡谷深处。我们跟了上去。峡谷底部是一片空地。中间的一棵树干上，刻满了曲线的符号。即便

底部的树枝已全部砍去，树干中心被挖出巨大的凹槽，这也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树了。树木周

围犁沟纵横，像被巨物来回碾压留下道道车辙。同时，也有一些清晰可见的人类遗骸。 

“我告诉过你，他们都死了，”米尔纳说道。 

“他们中的一部分。”整个实验室有大约100名工作人员。我没办法精确估算找到过多少

具遗骸，但显然远没有到那个数字。即便如此，有什么东西正在屠杀这些工作人员。 

我对地形进行了分析，从实验室的边缘，一直到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我四下看了看，希望

看到更完整的景象。透过空地南边的树林，我看到了水源，看起来是一片相当大的湖泊。峡谷中

流下的小溪汇聚在其中。空地的北边及东边是茂密的树林和陡峭的斜坡。峡谷之上，实验室区域

距离西部——西北部边缘约有半公里。 

空地另一端靠近峡谷底部的地方，另外一条路消失在黑暗的丛林之中。那条路看起来像是

围湖而修的，从另一边树木的长势判断，不管那条路的尽头是哪里，它都应该是那里到空地的唯

一一条路。路很宽，六个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可以并排走过，路两旁的树木也都伤痕累累。

一些小树被连根拔起，或者在高于地面两三米的地方被折断。最近被折断的树枝还在摇晃着渗出

汁液。我派陈靠近去仔细看看，他汇报那里有脚印的痕迹。巨大的脚印。有四只脚的野兽，他说。

我一直记得这个词，因为他刚刚说出口，我们就听到了一阵咆哮。 

“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朱威特说道。“火炬七号”进入战斗状态，武器对准前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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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间隔，整套的战斗准备状态。 

随后发生的事情太过突然，让人一时无法理解。我们中的一个人突然受到了强烈的惊吓。

他他开始大声叫喊一些无法估量的坐标方位，挥舞着电磁枪，向着声音传来的空地扫射。他说着

一些关于神鬼的话，但毫无实际意义。 

我觉得他也说过那个词，神圣的使者，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为什么。 

而且我没有时间细想，因为密林中突然出现了一头雷兽，向着我们队伍的中心直冲过来。 

如果你从来没见过雷兽……它比坦克更大、更响、更快。有四个身着装甲的海军陆战队员

加起来那么高，你在它面前战斗时会发现它巨长无比，周身长度远远超越这灌木丛林。就像龙长

着一对翅膀，它长着一对长柄大镰刀状的东西。它们被称作巨刃；我不知道是谁起的名字，但我

见识过它的用途。锋利的獠牙，切开海军陆战队员的装甲就如同切开锡纸。你可以用C-14步枪向

一头雷兽开火，就算打到枪管都融化了，也只是激怒它罢了。更确切地说：是让它一怒再怒。它

们本来就是疯子。雷兽们起床的时候就是疯狂且饥饿的。在把你削成碎片之后，它们会踩在你负

伤的躯体上直至你完全死掉。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我模拟过也研究过对付雷兽的所有方法，但当这个东西真正出现

在面前的时候，却完全无法应付。你看到雷兽时的第一反应会是，我没有任何办法杀死这玩意。 

我们用手头一切能用到的武器攻击它，但它根本没有慢下来的迹象。在我们开火的时候，

我也在大声发号施令，我让 “火炬七号”成员尽可能就近掩护自己。我倾尽全力在想，在一个开

阔的地方，用我们手头这些小型武器，要怎么和这样的敌人战斗。答案是，你没有胜算。 

在雷兽还没有完全进入空地之前，辛格就已经先后失去了他的腿和头。紧接着的是莫瑞森，

他被巨刃刺穿、装甲全开地扔进草丛，整个人肢体残碎。然后我就失去了对细节的追踪。顷刻间，

“火炬七号” 的伤亡已经达到了三成，我们确信目前唯一明智的出路是：火力掩护，全力撤退。

我们一路退到了峡谷小径上，路很窄，那头雷兽应该极难挤过。它停住了，但我们还在射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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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开始对它造成伤害了，它的甲壳上开始出现一些结节和裂缝。 

它随后退出了峡谷小径，回到了那片空地，即便在C-14的火力下，它的咆哮也清晰可辨，

它从来路返回了，留下一片震耳的声响。然后，我看到了图伊，那个使我们陷入这个烂摊子的人，

倒在那头雷兽开始发起冲锋时撞翻的那个树干下。那头雷兽甚至都没看到他，但在返回密林时，

把他的整个上半身都踏平了。血肉爆裂出来，就像是破损的番茄酱包。一片狼藉的地面，混杂着

红色粉色的曲线。 

就在那个时候，涂鸦的意义了然了。那是警告。至少我们在当时是这么想的。那些曲线，

交错的线条，代表着巨刃。 

我的联络器里全是噪声。在每个人喋喋不休的背后，是一种由于不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愤

怒感。我曾参加过许多战役，杀死了许多生物，但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纯粹地

只想杀死它。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吧，薇拉？确实，你身处那里。我知道你说过它没有影响你，

但那是不可能的，它无处不在，你无路可逃— 

* 

他又开始发疯了。再给他再打一针的话，是否太快了些？ 

你比我们更了解那种孢子。你来告诉我们。 

我知道的也并不多。应该不会伤害到他吧。他是海军陆战队员。 

是嗯，可他不是个恶贯满盈、洗过脑的陆战队员。 

他是海军陆战队员。给他打一针。 

* 

什么？ 

我们本认为我们在执行一项救援任务。我们救走伤员然后搭乘救援飞机撤离。 

调回请求都被拒绝，即使继承者号在几小时内就会返回星系。据消息说，继承者号不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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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气层，运输船也无法前来支援，除非那头雷兽被干掉或者去到星球的另外一端度假。“雷兽

能把运输船一切两半，”通讯官简练地总结道。“解决掉它之后再汇报。”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我们再次受到攻击的时候，我大声地说出了这句话。 

这次不是那头雷兽。我们周围的树丛中突然窜出了几根长矛，这跟那头雷兽的出现一样让

人惊讶。谁会对穿着陆战队装甲的海军陆战队员使用长矛呢？如果他们能用长矛敲下你头盔的话，

最多也就能伤到你的耳朵。我们的用火力压制了局面，我派出了四个队员，让他们去探究下是什

么本土生物在作怪。 

他们带回来三个穿着破旧实验服的三个人。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人都在胡说着一些

关于“神圣的使者”的话，不难猜测原因。那些人之所以恐慌，是因为他们受到过博士的威胁。 

那个博士是谁呢？ 

“凡·瑞金！”他们中的一个喊叫道。他完全处于疯狂状态，嘴角吐着白沫，前额的血管

几乎要爆出。海军陆战队员带他进来时，他已经咬坏了自己的舌头，为了让他闭嘴，我几乎想要

给他一枪。但我不想在队员面前树立一个杀戮的榜样。他们虽然都是被洗过脑的人，但还是有些

许良知。至少，多数情况下是如此。 

“凡·瑞金是谁？”我问道。 

“那个博士！我们必须回去，下一个就是我们！” 

“下一个什么？” 

“侍奉神圣的使者的下一个！”那俘虏喊道，血红的口水喷得到处都是。我本来拉开了面

甲，准备询问他的，而后我就为这个举动感到后悔。 

我后退了一步。“你们之前和那个博士一起在实验室工作是吗？” 

我们的一位军士，下士布洛杰特说道，“根据我们掌握的实验室信息，杰哈德·凡·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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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里的总监。此外，长官，图伊怎么办？” 

“什么他怎么办？” 

那个沿着峡谷小径跑下，一边向着树林射击和一边不停地喊叫。 

我看到他往哪边去了。图伊完全疯了，他刚才直接朝着那头雷兽的巨刃跑了过去。现在我

们有三名实验室的白大褂，听起来他们想去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如果那就是他们所说的“神圣的

使者的下一个”的话。 

这里有什么东西不太正常。 

“带我们去见他，”我说。 

之前从未说过一个字的那个女人开口了：“等一下。这里你说了算吗？” 

“是的，他说了算。”布洛杰特说道。 

她向我走近了一步，然后停下了，因为有六支C-14同时瞄准了她。“我得和你谈谈，”她

说。 

“那就谈吧，”我说道。 

“我们两个单独谈，”她说道。她看上去受到了很大的惊吓，但不是因为我。“请。” 

有人在窃笑。我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但我什么都没说。“到这边来吧，”我说，带着她

走到不远的地方。“好了。说吧。” 

“我叫薇拉·兰格里奇。”她说。 

“好的，薇拉·兰格里奇。” 

“我是这个实验站的主要研究员之一。我们之前在研究异虫菌毯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嗯。” 

“然后，我们找到了关于那种孢子的信息。” 

我用了几秒钟跟上她的节奏。“实验报告里提到的那种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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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过了？” 

“我们来这里之前搜索过实验室。关于那种孢子的什么信息？” 

薇拉回头看了看她的两位同事，被海军陆战队员包围着的他们仍在喋喋不休地讲述着他们

要回到博士那里，他们必须成为下一个。“你们根本不明白！” 其中一个对着一位队员说，那队

员看上去完全不像是有兴趣想了解的样子。 

“我对它们是免疫的。” 

“免疫？”这个词在我脑海中唤起了一系列的联想。“它们是做什么用的？” 

“我还在试图找到答案，但是……哦，不。你和你的队员，你们到了这里之后面罩就一直

是拉开的？” 

我想了一下。“是的。” 

“那你们也被感染了。” 

* 

现在你有可能也被感染了，博士。 

不，我的免疫系统还支撑着。我每个小时都为自己进行检查。 

我们会一直被隔离，直到指挥部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为止。也许甚至那之后也将继续被

隔离，取决于分析中的内容。 

这是一个谨慎的措施。我们有达克斯，作为一个受到那种孢子感染的个体，还有我，作为

未受感染的个体。直到原因被找到，我们都会一直被隔离。 

那么就快点，找到答案。 

* 

没有任何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比被感染更令我厌恶。“被什么感染了？！”我对着薇拉大

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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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个专业术语，”她说。“并不见得必须说明些什么。” 

“死亡也是一个专业术语。然而它会说明什么。现在我想知道，那是个什么孢子，它到底

有什么作用？”我开始在想作战结束时那种奇怪的感觉，像是幻像，但比那更强烈。一扇传送门，

感觉就像是通往一种陌生的意识。那感觉太怪异，以至于我都没办法把它叫做意识……那就是那

些孢子么？我已经受到感染了么？我还是能够隐约感觉到它，像是在我的心智中开辟出一片崭新

的空间，但除我以外，还有其他意识存在于其中。这让整个任务出现了全新的逆转。 

“我并不能完全确定，”她说。 

“长官，”哈德威叫道。我的目光从薇拉身上移开看着他。然后发现，就在我得知我们已

被孢子感染的时候，实验室的人也出现了。他们松松散散的，像薇拉和其他两位工作人员那样穿

着破破烂烂的实验室大褂。在他们的群体中间，站着一个例外的人。那人很高，脸上的毛发倒比

头上其他地方的更浓密。他的白大褂干净整洁。在他的前额上，刻着那个交错曲线的标志。疤痕

从皱纹中凸显出来，呈粉红色块状，看着好像他在最初受伤时就擦过一些东西，使得伤口不能顺

利愈合。 

“我就是杰哈德·凡·瑞金，”他说道。“你们是入侵者，这里不欢迎你们。马上离开维

歌瑞尔。” 

“只要找到我们想找的东西就会离开，”我说。 

“什么东西？” 

“你，”我说道。“以及其他的人。” 

“绝无可能，”凡·瑞金说道。“我们现在只侍奉‘神圣的使者’。把我们的三人还回来

—” 

“不。你不想走，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我这里有受伤的海军陆战队员，我准备把他们送上

高地，并且在那头雷兽回来之前，离开这个鬼地方。你们若想搭个便车的话，就是我的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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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明白！‘神圣的使者’为了我们来到这里，而不是我们为了他。随着每个个体被

认可，我们都将逐个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凡·瑞金扬起了下巴，一只手、五指张开、放在他的

胸前。“我，毫无疑问，在我所有的孩子们踏上了旅程之后，也会加入那‘神圣的使者’。” 

“这家伙疯了，”哈德威说道。说话之响足以让每个人都听到。我举起一只手，示意安静，

但凡·瑞金已经听到了。 

“你们很快就会理解，”他说。“你们会遇见‘神圣的使者’。” 

“不！”一些白大褂叫嚷着。“不能让他先去！” 

“耐心点，孩子们，”凡·瑞金轻声笑着说。“‘神圣的使者’不会这么快回来的。它有

自己要完成的使命。” 

我这才意识到，他是说那头雷兽在从密林中出现之前，也被那种孢子感染了。 

我还是不能确定，它是吃了他们，还是没有。训练材料告诉我们，雷兽是由憨兽进化而来，

在进化之前，原本是素食动物。但我亲眼见到那雷兽吞下了队员们的肢体碎块。也许那是个意外，

但我并不那么认为。我也不认为那个所谓的“神圣的使者”会愿意一次一个地去消化这些个信徒。

它想要享用一次完全的自助餐，它突然从树丛里冲出来时，这个设想几乎实现了。 

那些科学家们或者说信徒们，拼命地跑着。“火炬七号”像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一样行动，

攻击、行进，同时也拼命地向着茂密的草丛中跑去。 

这次那头雷兽追着他们而来，也追着我们。它的巨刃在丛林中上下挥舞，向着那些信徒们

冲锋，大片的树木和低矮的植物被砍断。它捉到了他们中的一个，停了一下，把那受害者撕成数

也数不清的碎片。树叶与鲜血如风暴般在空气中散落，遮天蔽日的丛林里，植物被扯散，甚至已

经能看见林间漏下的阳光。由于担心伤害到更多的科学家，我们减弱了火力，但是，如果给我机

会重来一次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射杀他们。 

哪怕是获得了一个鲜活的受害者，或者说食物—或者进行了交流？—那雷兽也丝毫没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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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它抬起头看到，或者说感觉到了那两位科学家，我们最初的两位俘虏，那两个为了争取到被

活体解剖的资格而争执不休的人，还在被我们留下的地方没有动过。它完成了他们两个的心愿，

巨刃快速地在他们的肉体上下飞舞，很快就只剩下支离破碎的躯体在那头雷兽的坚硬外壳上来回

晃动。 

我发誓我的意识在那会儿突然变得模糊，像是脑袋里有什么声音……与此同时，那头雷兽

也开始摇晃着它的脑袋，不像是要对什么发起攻击、更像是它也想让头脑变得清醒。 

那些移民者停了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哭泣，另一些则双膝跪地。他们头目的声音压

过了一切。 

“不，不，不！”凡·瑞金在尖叫。“一次一个！” 

“火炬七号，”我在公共频道中说道，“一旦雷兽开始吃他的点心，我们就撤退。在实验

区会合，加速撤离。” 

在我头脑中那些混乱声音的干扰下，组织语言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那是一种奇怪的感

觉，好像我正在经历着一些并没有真正发生的事情。哪怕并未受伤，也能尝到鲜血的滋味。就在

那时，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因为我正尽全力穿过丛林返回到峡谷，然而现在好像……等一下。

我又感觉到了。 

* 

不，不。先别给他打针。我们得观察这个。 

他在说着胡话。 

他在试图交流，指挥官。这这是那个孢子在起作用。 

和什么交流？ 

目前什么也没有，因为没有任何可以交流的对象。他处在隔离状态。那是他胡言乱语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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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有其他人也被那种孢子感染……？ 

是的。如他所说，包括那头雷兽，试想如果这个可以波及到其他的异虫。你知道这为什么

如此重要了吧？ 

* 

报告。报告。这里是“火炬七号”海军陆战队的中士诺伍德·达克斯，从“神圣的使者”

处报告……什么？ 

什么？ 

是实验室。我们返回实验区，并在深入到地下楼层之后再次清点了人数。 

一些科学家进入了大楼，彼此保持着间隔，以统一的步伐前进，就像是在什么正式的游行

中一样。他们的头目则是凡•瑞金。没有任何人看上去像是刚刚从一个异虫怪兽的死神之手中逃脱

出来。他们是平静的。他们迈着统一的步伐行进着。他们让我开始思考薇拉提到过的交流。 

“你们对那头雷兽做了什么？” 

“我，对‘神圣的使者’做了什么？”凡·瑞金语带嘲弄地问。“不可能。它就是它。我

们追求成为它的一部分。当我们加入它时，所有人都会有一段时间能够体会到那种交流。然而我

们必须独自完成这种交流。当两个或以上的人同时去找‘神圣的使者’，印象就会混淆。经历就

会变得不纯粹了。”他冲我笑着，仿佛我是一个正在听讲的孩童。“正如你们所发现的。” 

“你怎么知道？” 

凡·瑞金拍了拍脑袋。“我感受到了。就像你之前那样。”他的举止突然变了，变得傲慢

而坚决。“你们的出现已经激怒了‘神圣的使者’。它在饥饿的时候显得贪婪无比。” 

我真想一枪毙了他。然而我只是说道，“我不觉得一头雷兽会对饮食讲究。它们贪婪无比，

而且会越变越糟。” 

他吸了吸鼻子。“你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对第一次经历感到困惑。那是你自己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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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不能认为其他人也和你一样。我们与你不同，”他发表着演说，张开双臂、环绕着他的追随

者们，“我们理解交流的纯洁。两个月亮即将重逢。因此我们需要前行，再次寻找。” 

没有再说一句话，那些科学家们用与来时相同的方式离开了。 

“薇拉，”我说道。“两个月亮的重逢？” 

“你们应该注意到维歌瑞尔有两个卫星了，”她说。我确实注意到了，但并没有觉得那有

什么不寻常。“其中一个比另外一个转得更快，每隔23天，它们会彼此重叠。那将是凡·瑞金开

始仪式的时候。” 

所以除非你被孢子感染了，否则也没什么不寻常。“那会是在今天？” 

她点了点头。“是的，今天晚上。” 

我很难相信那头雷兽会等23天。“在此之间他们会做什么？” 

“躲起来，”她说。伴随着一个寒战。“紧挨在一起。那些孢子明显能够影响人类大脑的

一部分，使人们更倾向于仪式性的行为。” 

“大脑中有专门的一部分有那样的作用？”哈德威好奇道。 

“你会很吃惊的，”薇拉回应。“那些孢子对它们产生作用，同时，它们也在头脑中建立

其他连接……无法预测、但非常强大。” 

“好吧。够了。我们得去营救这些头脑不清楚的人？”朱威特发牢骚道。“他们不想被营

救。这会儿我们该调用运输船然后亲眼看着核弹从轨道上发射了。是吧，长官？” 

“还没到时候，”我说道。“如果还有一头雷兽在四处游荡的话，我们没办法撤离。继承

者号没有办法着陆。你想要相信他们关于轨道绕行的精确度么？就算他们用核弹炸掉了那头雷兽，

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好处，反而有坏的影响。” 

幸存的“火炬七号”海军陆战队员陷入了一片沉默，之后，如我所料，他们得出了这样的

结论。“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搞定那头雷兽，我们就不能离开，”伊戈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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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说中要害了，伙计们，”我说。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这次是哈德威。 

* 

现在你知道这消息是可靠的，那么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我们还能等多久？ 

如它所需，无论多久。这可能会改变一切。 

你问我的话，我们得用核弹炸掉整个区域。科学家或者非科学家，在隔离中的或者不在隔

离中的。 

没的选择。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不是一个异虫有机体，但是它可以控制异虫。你明

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更别提小单元的战术应用，天知道这东西说不定能扭转战局。 

好吧，兰格里奇博士，但如果你需要我向指挥部汇报这一情况的话，我需要另外一部分的

达克斯报告。马上。 

我了解。常规的兴奋剂已经没有效果了。我们必须得试着用一些还在试验阶段的药品了。 

尽管去尝试吧。只要它们能管用。 

* 

“好吧，”我说。“这是我们的计划。” 

我知道，类似这样的任何装置都需要高能瓦斯压缩罐高能瓦斯压缩罐来提供能源。我也知

道，尽管我的一些幸存队员们在社会和犯罪方面的记录都不怎么好看，但是他们精通机械学。因

此，我决定把那些高能瓦斯压缩罐变成炸弹，并把炸弹安置在岩石斜坡底部弯向峡谷的关口处，

下一次那头雷兽如果还从空地上追着我们过来，就引爆炸弹，把整座山都炸开压死它。 

拉出高能瓦斯压缩罐，接上几颗手榴弹，再把一个个人通讯装置改造成一个远程引爆装置，

这一切花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随后出发，用了整队人马将那坦克安置在峡谷底部的岩石

缝中，在它上面悬空的岩石上，还残留着巨刃切出的纵沟纹。如果炸弹和滚落的岩石没能杀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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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雷兽，至少它必须得跟着我们一路上来，而非不停地在平地上进行冲锋。我们唯一的问题是

凡·瑞金。他和他的“孩子们”躺在峡谷前，通过形成人链来和我们作对。我们都已经对他们放

任不管了，但我还是拒绝了不少于一百万次关于射杀他们的请求，然后我们才可以继续搞定那头

雷兽。 

“神圣的使者，”他们吟唱着。“‘神圣的使者’，我们来了！” 

雷兽还不见踪影。“它去哪儿了？”哈德威好奇道。 

朱威特哼了一声。“谁在乎啊？” 

这基本上也能得出结论了。 

自从我们听说了那种孢子，没有任何队员再次拉开面罩。我们都看到了长时间的暴露使那

些科学家变成了什么样。我就此询问了薇拉。“暴露时间越长，孢子作用力更强，但也不一定，”

她说道。“我还没来得及进行这部分研究。” 

他们希望她也能回去，至少凡·瑞金是这么希望的。在我派出4名队员把他们推开并看管

他们之后，他站在那群实验室书呆子中间，冲她使着眼色。瞬间，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眼神感受到

那所有的欲望、失望和好奇。怪不得她不想回去。 

“一切准备就绪，”哈德威汇报道。“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着那头雷兽了。” 

“等我给信号，”我说。 

我的想法是，若那雷兽习惯于在凡·瑞金编造的什么鬼仪式上有个人被绑在杆子上的话，

它会知道仪式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些孢子，看到了么？它有可能已经与他们的时间取得默契，甚

至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所以我会冲下去，那雷兽应该会冲过来，然后我会离开那里回到峡谷。

“你不用亲自去做的，长官，”朱威特说道。 

“我也不会让其他人志愿去做，”我说。“我会去做。” 

我真的做了。我独自走下了峡谷，径直走向那片空地的中心，四处散落着死去的海军陆战



19 
 

队员的肢体碎片，我把一只手倚在长杆上。然后开始等待。我能听到那些移民者们从上面传来的

叫喊声和吟诵声，我有点儿希望我们能把他们统统炸死。当我抬头望向天空的时候，我看到两轮

月亮，刚好触碰在一起。 

过了没多久。我先是有了一种感觉。当你清楚地知道你占着上风、且你即将发号致命施令

时的那种大量的肾上腺素迅速迸发、心理冲击紧跟着到来的感觉。我的心跳速度超越了极限，我

开始出汗。我想要拉开我的面罩，但我忍住了，勉强忍住。 

在我看到它之前，先听到了它的咆哮声。它的步伐带来的冲击，从我陆战队装甲的脚底一

路涌上。但我仍在等候。一方面，是因为我得等它来追我，但也是因为，我正体验着那种交流。

在我的脑后，我能听到凡·瑞金那群疯子的吟唱声，同时，我感觉到那头雷兽的咆哮就仿佛是神

灵的召唤。 

它随后撕扯开丛林，进入了空地，我很快就清醒过来。 

我跑得飞快。当我经过那个高能炸弹时，我大喊着，“倒计时，数十秒！重复，十！”然

后我迅速爬上满是碎石的斜坡，在峡谷中流下的山泉浅滩上溅起一片水花，然后创造了银河系穿

着海军陆战队装甲奔跑的新纪录。 

开始奔跑的时候，我领先那头雷兽很多。现在它离我非常近，近到一旦我慢下来回头张望，

那就将是我生命中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我发誓我的脖颈间能感觉到它的呼吸，但也可能是那些交

流孢子的作用。我们的人马开始在峡谷的顶端朝下开火了；我让他们退后些，以免被卷入崩裂的

山体。C-14的尖刺保持着高达几百米的枪口速度，我能听到冲击在那雷兽表皮上的声音。 

你想知道什么是疯狂吗？我也有点儿想要停住脚步。我仍能听到，“神圣的使者，神圣的

使者，神圣的使者……”然后我希望完成交流。 

但来自爆破的冲击冲散了这种愿望。它水平着袭击到了我的脸部，力大无比，足以在我的

面罩上敲开裂痕。我手脚并用地攀爬着、奔跑着，直到我周围的岩石和树木不再落下。转过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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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峡谷中浓烟滚滚，模糊了眼前的一切。“火炬七号，报告，”我说道。“谁能观察它？” 

“现在？”哈德威说。“没有人。我来试一下—嗯，红外线监测显示下面的热能信号正在

减弱，但也很有可能是因为爆破时加热的岩石块正在冷却的缘故。” 

“那头雷兽，队员！我不在乎什么岩石，”我说。 

“了解，长官。好吧。那头雷兽……我不确定，”他说。“我看不到它，但不管怎样，异

虫通常也检测不到什么热能信号。” 

开始下雨了，我才注意到，浓烟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清风中被席卷着吹散。“都别动，”

我对整个排说，同时也告诫自己，顺着烟雾散尽的峡谷向下看去。 

这场爆破震塌了整个峡谷底部的三分之一。若我们不曾拉下面罩的话，它甚至能从三百米

远的地方震坏我们的耳膜。即便最后一缕烟雾也随着风雨散去，那巨大的声音仍在山谷中回响。

我看不到那头雷兽，也看不到有任何动静。 

我继续攀爬，到其余“火炬七号”成员所在的位置上—峡谷的正上方。从那里，你无法看

到地面上任何高能炸弹爆破过之后的痕迹。“朱威特，”我叫道。“去看一看。” 

朱威特朝着右手边第一处岩脊径直走过去。他先是检查了一下那片岩脊是否因为爆破而松

动，然后踏了上去。我能看到他在使用各种波长进行扫描。他是个相当棒的侦察兵。 

峡谷下传来隆隆的声音，岩石在爆破的余波下持续滚落。 

朱威特突然丢下了他的测量仪器，开始奔跑。 

那头雷兽紧紧跟着他。 

那头雷兽在峡谷边缘冲锋，它的双叶刀刃上下飞舞，把朱威特切成了碎片。我们立刻站开，

形成阵列。他的四肢还在空中，C-14的尖刺就已经飞向了那头雷兽的头部和前腿。 

四位看守那些移民者的队员确信击退雷兽的任务比看守任务更为重要，那些移民者则抓住

了这个机会。大喊着，“神圣的使者！”，他们朝它跑去。朝它跑去。他们全部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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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响起了呼叫：“火炬七号，这是你们的撤离警报。立即在之前的降落点会合。” 

“我们正在遭受袭击，”我回复道。这不是我上次与之交谈的那位通讯官了。我本来想要

争辩，我们都已经被告知不会收到这次呼叫了，为什么我们还是收到了这次呼叫，但这些对话永

远都不会被发送到任何官员处。“会尽快返回降落点。”事实上，我们离那里大约只有一公里路。 

“火炬七号，是什么性质的袭击？” 

“雷兽。” 

“重复。” 

“我都说了是雷兽，继承者号！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同一头！你说维歌瑞尔行星一切安

全，但我的队员在这里被撕成了碎片！” 

那通讯官不在乎这些。他们是忽略次要信息的专业人士。“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情况怎么

样？” 

那头雷兽缩短了与我们的距离，事实上它现在是在我们之中。我能看到那次爆破和那些落

石在它身上留下了一些印记。异虫的血液从它甲壳的裂缝中流出，它的左后腿显然已经折断。

“集中火力打它那条腿！”我命令道。 

“你说什么，火炬七号？” 

“没和你说话，继承者号。”我开始向着那头雷兽开火，在一切就这样发生了以后，我发

现那个时候我让它靠得太近了。它抬起前足，在那群凡·瑞金的“孩子们”的上方展开巨刃，朝

着他们甩去。他们张开双臂，迎接它的到来。“神圣的使者！”的喊声，震彻了整个区域，也震

彻了我的脑海。我甚至在通讯器中也听到了这强烈的喊声。即便是在朝着那头雷兽射击的时候，

我的一些队员也说着这句话。我被凡·瑞金的人们的尸体碎片覆盖了。薇拉站在那片区域的边缘。

我记得看见她独自站着，离实验区足够近，以便在需要时能随时毁坏它，同时也离战场足够近，

足以看得到发生着的事情。她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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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着那交流。 

“在这个地区有雷兽，撤退无法进行，火炬七号。计划中止。” 

至少他与之前的通讯员在这点上达成了共识。我没有时间争辩，因为那雷兽巨刃的一个回

旋把我击倒在地，装甲侧面的凹陷足以将我的肋骨压碎。我倒地，然后滚开，那雷兽柱子般的腿

狠狠擦着我的头部撞进了地面，泥土和鲜血在我的面罩上四溅开来。我觉得它是想要用对待图伊

的方式，把我的脑浆踩出来。 

随后，它越过我向前冲锋。就在它过去的瞬间，我把C-14卡进它左前腿的空隙，一阵火力

猛攻。血液从伤口中炸开，飞溅在我面罩上还没有被泥浆溅到的地方。我完全看不到了，但我仍

能听到，听到它的暴怒与痛苦。那雷兽气势不减，从我的手中扯开了那架C-14，它没有停住，从

我余下的队员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径直冲向那些信徒。冥冥之中，我感觉到他们正在死亡。 

我挣扎着站起来，抹去面罩上的泥浆和血液，正好看见那头雷兽冲向它最虔诚的朝拜者。

“神圣的使者！”凡·瑞金尖叫着，声音洪亮而持久，我发誓，在那头雷兽用它的巨刃呈X型挥出

把他的躯体大卸八块的时候，他的声音还在回响。它们在切过凡•瑞金的躯体时相互交错，刮擦的

声音透过陆战队音频传感器的滤波器传了进来，令我感到很不舒服。 

这些信徒对待那头雷兽的方式，就好像一群青少年对待他们神圣的偶像天王。他们爬在它

的身下，紧紧抱住它的侧身，在它的脚下深深跪伏。它在用最快的速度杀害着他们，“火炬七号”

残余部队的火力还在持续。我们不再顾及那些信徒可能遭受误伤，把手头所有的火力都朝着那头

雷兽射去。 

而那位首席运输船驾驶员则在我的耳边喋喋不休。“火炬七号，立即集合。重复，立即集

合。继承者号需要了解幸存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最新情况。” 

我弯腰拿起了我的C-14。它上面沾满了那头雷兽紫色的鲜血，鲜血还在往下滴。我不确定

它是否还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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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头雷兽就要死了。 

我想我也快了。一切都仿佛被笼罩在了荧光色光环之中。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低头看着自

己，却发现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站起来了。整个世界开始旋转，我能感受到那头雷兽在愤怒中消亡

却又努力生存的意识。我觉得我在对着通讯器喃喃说着什么，而且我知道那运输船的驾驶员还没

有停止说话。我能听到她的声音，与那头雷兽的声音一起……此时，用理智来形容已经完全不合

适了。我的脑海中能体会到它的存在。 

我低头看自己，发现一条腿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错位，装甲扭曲着，且在膝盖的关节处破损

开来。那头雷兽的指甲，与我的手腕一般厚，在我的身上划出一个扭曲的太阳图案。“你踩到我

了，”我对那头雷兽说。 

它没有回答。它已经奄奄一息。我向着侧面倒下，一掌拍在了我的个人通讯设备上。“火

炬七号，”我说。或者，我以为我那样说了。“火炬七号希望交流。” 

我是想说撤退的。但那“神圣的使者”正在消亡的……思想？……正在代替我说话。 

是的。那是那些孢子。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我只是在告诉你发生过的事情，使

你可以将那艘船掉头，在又有其他人受到感染之前，把整个这片丛林和所有受到感染的区域都焚

烧干净。孢子。你无法看到它们。我被它们感染了。你怎么能知道你没有？ 

你怎么能知道薇拉不是携带者，就因为她没有表现出交流的迹象？让我告诉你余下的故事。

不，不，不，不要再给我打针了。不要…… 

我把她送上了那艘船。还有余下的“火炬七号”队员。我们中的三十人永远倒下了；只有

九人回来。我们余下的队员在哪里？ 

我快要昏睡了。薇拉，薇拉，不要让他们…… 

“神圣的使者”。我能听到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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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开始说胡话了。他能熬过这段行程吗？还有幸存下来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吗？我们需要

数据。 

就在这片医疗区域，我们曾获得大量的数据。我已经吩咐医疗兵们维持稳定了。我们不准

备清除那些孢子。 

兰格里奇博士，你是唯一一个对那种交流的孢子免疫的人。 

至今为止。 

达克斯需要器械维持生命。每次他清醒时都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告诉过你：他在隔离状态，在孢子进入活跃期时会很难熬。一旦我们把他转移到安全设

施中，我们就可以…… 

你所说的，有样本么？你所想做的事情，你有能力去做么？ 

指挥官，我接受了严格的指令，需要— 

兰格里奇博士，我对你所说的指令不感兴趣。不管你要对这种孢子做什么，达克斯携带的

就是你所有的实验样品。继承者号现在就将向维歌瑞尔投放核弹。 

指挥官，我必须坚持— 

兰格里奇博士。你提到了指令。谁的指令？ 

我不能说。 

所以你就是恰好对那些孢子免疫？你在接受着某个不能对我说的指令去研究它们？ 

这个谈话可以结束了，指挥官。 

他刚刚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余下的队员们在哪里？ 

在被照顾着呢。现在，如我所说，这个谈话应该结束了。 

那里的那个人和一头雷兽作战过。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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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他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他遵照命令去执行。如我现在所做的这样。这件事比他

重要很多。重要很多，很多。他现在是一个携带者。仅此而已。你可以去向指挥部汇报了。告诉

他们，维歌瑞尔不再有问题。还请告诉他们，我们回去的时候，帮我准备好一间实验室。 

 


